
跑步，边跑边用日语高
喊 ： “ 一 、 二 、 三 、
四！”他们的皮靴踏在
马路上的声音，听起来
十分恐怖。这时，街上
的 行 人 都 纷 纷 让 到 路
边，我们自然也不敢走
到街上，只能躲在门后
偷偷观看。

日 本 占 领 梭 罗 后
不久，听说逮捕了一些
华侨抗日团体的领导人
以及曾担任荷印军队军
官的华人。我后来从老
一辈人得知，梭罗有七
名华人被捕入狱，他们
是李赞冉、冯启明、李
云 程 、 吴 家 咸 、 魏 松
德、郭财源和曾永谋。
其中，李赞冉先生是梭
罗客属公会主席，也是
在梭罗的中国国民党和
抗日赈济会的主要领导
人，他被捕后曾监禁在
西爪哇的西冷（Serang）
和芝马圩（Cimahi）集
中营内，直到日本投降
后才获释。其余被捕的
六人分别为战前中国国
民党在梭罗的领导人以
及荷印军成员。我父亲
和 李 清 波 （ 玉 融 公 会
主席）均曾担任梭罗赈
济会成员。父亲曾被日
军当局传召审问，并遭
日本军官掌掴，但幸未
被捕入狱，算是逃过一
劫。日军对华侨的残暴
统治，使我在小小的年
纪便开始萌生民族自强
的意识。

日军占领期间，华
侨兴办的华文中学一律
被取缔，我就读的梭罗
中华学校只有小学，因
此获准继续教学，条件
是不得开设英文课程，
而要改为日文课。学校
悬挂的中华民国国旗上
端，要加一条黄布条，
记得上面写有“和平建

国”四个汉字，以表明
学校归属南京的汪伪政
权，而不是归属重庆的
中华民国政权。

当时我还在读四年
级下学期，本来已经学
了将近两年的英文，这
时也要改学日文了。学
校里的老师原来都不懂
日文，日文课的老师都
是事先经过日本人短期
培训，他们学会几个单
词，就来教学生，现学
现卖，水平当然很差。
加上学生对学日文有抵
触情绪，也不愿意学，
教学效果可想而知。不
过 ， 国 文 、 数 学 、 自
然、体育等课程的老师
还是很认真教学的。

最 令 人 难 忘 的 事
是我们每周一早上的周
会。星期一上课前，全
校师生都要在操场上集
合，面向日本东京的方
向，首先一起唱日本国
歌。我们也不懂得歌词
是什么意思，只是跟着
日语发音唱。唱完日本
国歌以后，我们还要一
起用日语高喊：“天皇
陛下万岁”。日语“万
岁”的发音是bansai，与
闽南话“放屎”（pang-

sai）的发音很相近。于
是，我们在喊“天皇陛
下万岁”时，就故意放
大 声 喊 ： “ T e n o h e i k a 
pangsai！”（天皇陛下
放屎！）喊完以后，同
学们都偷偷发笑。校长
和老师可能听出来了，
但当时既没有日本人在
场，也没有录音可查，
这样的事自然没有人追
究。

神秘的“杨老师”
日 军 南 侵 前 ， 中

国共产党和中国国民党
在东南亚各地华侨社会
中建立了秘密的抗日组
织。我当时年纪小，自
然不了解详情，只是后
来 从 父 辈 口 中 得 知 一
二。因为日本占领当局
封 闭 了 所 有 的 华 文 中
学，我在1944年6月小学
毕业后就被迫辍学了。
一天，父亲让我此后去
一位“杨老师”家里补
习国文。从此，我每星
期去上两个下午的课，
每次两个小时左右，直
到日本投降为止。

这 位 “ 杨 老 师 ”
是一位中年人，个子不
高，但身体很壮实，皮

肤白皙细嫩，戴着一副
近视眼镜，一看就知道
他不是当地华侨。“杨
老师”不会说印度尼西
亚语，也不会说爪哇方
言，他的夫人是一位土
生华人，穿着纱笼。我
不 知 道 她 是 否 会 说 汉
语 ， 因 为 她 从 来 没 有
跟我说话，只是点头微
笑，也不过问我上课的
事。

“ 杨 老 师 ” 似 乎
没有其他职业，他的学
生也只有我一个人。我
不知道他有什么生活来
源，只见他家院子里养
着很多母鸡，可能是靠
卖鸡蛋为生吧。我从未
向他交学费，也不知道
父亲给他多少报酬。

“杨老师”的国语
说得很纯正，显然不是
福建或广东人。他只教
我读古文，教材就是一
本《古文观止》。他对
文章内容只作简要的讲
解，然后要我背诵。我
能熟练背诵他教过的一
篇文章后，才教我学下
一篇文章。我记得他要
我背诵的第一篇文章是
韩愈的《师说》，接着
学的是《邹忌讽齐王纳
谏》《宋玉对楚王问》
《报任安书》《滕王阁
序》《陈情表》《诸葛
亮前出师表》《谏太宗
十思疏》《卖柑者言》
《 捕 蛇 者 说 》 《 陋 室
铭》等等，一共学了30
多篇，每篇都要我能熟
练背诵，才算及格。

“ 杨 老 师 ” 从 不
跟我谈时事，更不谈有
关抗日的事，只讲解中
国传统语言文化。最后
几个月时间，却教我做
社会调查的方法，如怎
样设计调查问卷，以及
如何分析调查数据，等

等。当然，我实际上没
有机会去做任何社会调
查工作。当时，我并没
有感到其中有什么奇怪
的地方，后来回想起这
些 事 ， 才 对 这 位 “ 杨
老师”的来历产生好奇
之心。无论如何，他决
不是一个普通的国文老
师。不过，他确实让我
打下了国文的基础。

我 家 里 有 一 部 飞
利浦收音机，但日本占
领时期，当局曾将所有
收音机的短波封死，禁
止人们收听外国电台广
播。我已想不起从哪里
得知日本投降的消息。
到1945年8月底，父亲告
诉我，以后不用再去“
杨老师”那里补习了。
我也从此跟他失去了联
系。父亲没有告诉我停
止补习是什么原因，只
是不久以后，听说“杨
老师”已经离开印度尼
西亚，我不知道他去了
什 么 地 方 。 这 时 ， 我
已经年满14岁，稍微懂
得一点事，才从大人们
谈话中听到有关中国国
民党和中国共产党曾在
印度尼西亚建立抗日组
织的事。我想，“杨老
师”显然是化名，他或
许 就 是 中 国 国 民 党 抗
日 秘 密 组 织 的 成 员 。
他能隐蔽在梭罗，当然
得到梭罗一些华侨的帮
助和庇护。他到底姓甚
名谁，父亲没有对我说
过 ， 我 当 时 也 没 有 追
问。多少年之后，我才
开始寻找他，但至今不
知道他的身世和下落。
我希望他当年在梭罗的
时候，真是为抗日斗争
做了有益的工作。

（ 未 完 ， 下 期 再
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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